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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萃編》續補考
趙成傑
　 　 【摘　 要】王昶的《金石萃編》將目録、集釋與按語匯爲一編，
成爲清代金石學上的劃時代的著作，後人仿效其體例，續補著作
多達二十餘部。《金石萃編》與其續補著作共同構建了清代金石
學的壹個學術傳統，這種學術傳統是以匯集前人考證題跋爲中
心，辨析源流、考索史實，對後代金石學著作的編纂起到了典範作
用。考察《金石萃編》之續補，一方面可以利用金石與文獻互證的
方法，辨析《金石萃編》的文字或史實錯誤，另一方面，亦可探究
《金石萃編》及其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意義。
【關鍵詞】王昶　 《金石萃編》　 續補　 分類　 學術意義
《金石萃編》“囊括包舉，文無不載，考訂無遺，上溯夏商，下迄遼元，足
跡遍萬千餘里，收藏溯兩千餘年，積累至一千五百餘通”①。此書將目録、集
釋與按語彙爲一編，成爲金石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然而地不愛寶，金石
材料不斷湧現，非《萃編》所能涵蓋，於是《金石萃編》問世後，出現了二十餘
部續補之作。本文試以《金石萃編》續補爲中心，考察各續補著作及與王昶
《金石萃編》之關聯，藉以探索《金石萃編》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意義。
王重民在《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中提及《金石萃編》的續補情
況：“按，王氏《萃編》問世後，金石諸家，多有續作，如陸耀遹之《金石續
編》、王言之《金石萃編補略》、方履籛之《金石萃編補正》、瞿中溶之《古泉
① 李祖望《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録序》，《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１輯第
１０册，第 ７７８３—７７８４頁。
山館金石文編》……黄本驥之《金石萃編補目》、陸增祥之《八瓊室金石萃編
補正》，均已刊行問世；此外尚有吳榮光、葉紉之①、嚴可均、陳鴻壽、毛鳳枝、
劉喜海、沈巍皆、程慶餘、陳璜、夏世堂、陸心源、邱于蕃、魏錫曾、褚德彝、王
仁俊、劉承幹諸家，繆荃孫亦擬續作，可謂多矣。”②王重民列舉了《金石萃
編》續補著作，有已刊刻的，亦有未完成的，此爲續補數目之概述。
續補著作中，吳榮光、瞿中溶、陸增祥三家著作對後世影響最巨，顧氏
總結亦以此三家書爲主。由王重民、顧燮光的概述大致可以看到《金石萃
編》問世後的續補情況，再通過分析上述材料及李遇孫《金石學録》、陸心源
《金石學録補》、褚德彝《金石學録續補》、容媛《金石書録目》、王謇《再補金
石學録》等著作，可以比較清晰地總結出續補著作的類型及主要貢獻。
一、《金石萃編》續補分類
因金石材料不斷發現，續補《金石萃編》著作便越來越多，幾二十餘種，
這些著作可以分爲存目（目録類）、校訂（校勘類）、補遺（文獻輯補類）
三種。
第一類是只記碑目不記碑文或題跋的著作。主要有黄錫蕃（１７６１—
１８５１）《金石補編目録》、黄本驥（１７８１—１８５６）《金石萃編補目》、許槤
（１７８７—１８６２）《金石補編目録》、劉喜海（１７９３─１８５２）《金石補編》等③。
第二類校訂《金石萃編》之作，主要是校正文字。這類著作主要有沈欽
韓（１７７５—１８３１）《讀金石萃編條記》、陳璜（不詳）《金石萃編校勘記》、羅振
玉（１８６６—１９４０）《金石萃編校字記》、羅爾綱（１９０１─１９９７）《金石萃編校
補》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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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繆荃孫云：“葉紉之、夏世堂亦思續之。稿與目均未見。”見氏著《雲自在龕隨筆》，北京：商務印
書館 １９５８年版，第 ７４頁。顧廣圻：“吾友紉之，篤好金石，最勤搜訪，計前後所獲之數，與近來收
藏諸名家約略相等，而出於王少寇《萃編》未著録者正復不少。”見氏著《顧千里集·跋葉紉之金
石拓本册》，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５５—２５６頁。
王重民《冷廬文藪·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原載《大公報圖書副刊》（１９３５ 年第 ８６ 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 ７６７頁。
應當説明的是：孫星衍（１７５３—１８１８）《寰宇訪碑録》成書時間爲嘉慶七年（１８０２），略早於《金石
萃編》，不應視做續補《金石萃編》之作。成書於同治三年的趙之謙（１８２９—１８８４）《補寰宇訪碑
録》及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二十卷），均是爲續補孫氏《寰宇訪碑録》而作，故不計入。
第三類是在《金石萃編》基礎上的補正之作。這類著作佔續補書的七
成以上。下面分已刻及未刊兩部分加以説明。續補中已刻的著作主要有
方履籛（１７９０—１８３１）《金石萃編補正》、陸耀遹（１７７１—１８３６）《金石續編》、
陸增祥（１８１６—１８８２）《八瓊室金石補正》、陸心源（１８３４—１８９４）《金石萃編
續編》、陸繼煇（１８３９—１９０５）《續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書。
所有續補著作若從類型上大體可分三類，每類之間界線並不明顯：
１． 文字校勘類，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及羅爾綱《金石萃編補遺》，爲此
類最重要的代表，二書從文字校勘角度糾正了《金石萃編》存在的文字訛
誤，包括訛、脱、衍、倒，兼涉行款、書體等問題。其他諸家亦從文字校勘始，
僅以上兩家爲專，故單獨書之。２． 補充資料類，黄本驥《金石萃編補目》依
託吳榮光舊藏，補充《萃編》２ ７００餘種碑刻；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補充
３ ５００餘種碑刻，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補充近 ２ ５００ 種碑刻，其他
諸家亦有補充，但不及上述幾家。３． 考辨史實類，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
編》和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録》二家皆以考辨精審著稱，其他各家在跋
文與案語中亦皆有涉及。
續補中更多的是未刊的著作，亦即王重民所謂：“惟書有成有未成者，
有成而未刊者，如嚴可均《平津館金石萃編》稿本，藏於北平（京）圖書館，劉
喜海（１７９３—１８５３）《金石補編》之目，藏於上海涵芬樓，毛鳳枝《金石萃編補
遺》藏於顧燮光家。”①再如陳鴻壽（１７６８—１８２２）《續金石萃編》、程慶餘
（１８２０—１８６２）《續金石萃編》等。其他如陳璜、沈巍皆、邱于藩等人，則因著
作未成，未予刊刻。具體情況參見下表：
《金石萃編》續補簡表②
序號 作者書名及卷數 存佚情況 内容類别 刊刻時代 出　 　 處
１ 陳鴻壽《續金石萃編》八卷 佚 補遺 未刊 李遇孫《金石學録》
２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四卷 存 補遺 道光八年 顧千里該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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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重民《冷廬文藪·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第 ７６７頁。
參考黄啓書《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之纂輯與其對金石學的貢獻》，《文史哲學報》（１９９９ 年
第 ５１期）。
续　 表
序號 作者書名及卷數 存佚情況 内容類别 刊刻時代 出　 　 處
３ 沈欽韓《讀金石萃編條記》一卷① 存 校訂 道光十一年 陸心源
《金石學録補》
４ 陸耀遹《金石續編》二十一卷 存 補遺 道光十六年 該書李兆洛《跋》
５
瞿中溶《古泉山金石文編》一百六十卷（存四卷） 存 補遺
道光二十二年 該書張鈞衡《跋》
６ 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録》五卷 存 補遺 道光二十二年 該書吳榮光《自序》
７ 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 存 補遺 道光二十三年 王季烈
《八瓊室金石補正跋》
８ 王言《金石萃編補略》二卷 存 補遺 道光三十年 該書王言《自序》
９ 劉喜海《金石補編》 佚 存目 不詳 王重民《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
１０
陳璜《金石萃編校勘記》、《金石萃編補遺》、《續金石萃編》② 佚 校訂 不詳
《金石學録》
１１ 黄本驥《金石萃編補目》三卷 存 存目 咸豐元年 該書黄本驥《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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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欽韓（１７７５—１８３２），字文起，號小宛，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嘉慶十二年（１８０７）舉人，官安徽
甯國縣訓導。長於訓詁考證，有《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左氏傳補注》十二卷、《左氏傳考異》
十卷、《三國志補注》八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韓集補注》一卷等，後人將其著作輯爲《香山
草堂叢鈔》十六卷。《讀金石萃編條記》一卷，是爲作者讀《金石萃編》之筆記，條記十餘則，主要
是對墓誌銘中所涉人物地望、家世、職官的考證。《清儒學案》云：“王昶《金石萃編》，隨手糾繆，
積成卷帙。”徐世昌等編《清儒學案》第 ６册，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５３２０ 頁。另，南京圖
書館還藏有沈氏《駁金石萃編條記》一卷（清抄本）。
陳璜，字寄磻，江蘇蘇州人，嘉慶時，常熟張海鵬刊《借月山房匯鈔》，既成，遭火災，版遂散佚。
陳璜購得，遞爲補刊，名曰《澤古齋重鈔》，書刊於道光三年（１８２３）。《金石學録》：“陳璜，吳人，
僑居上海。癖嗜金石，收集鐘鼎款識及漢唐碑版、漢晉古磚，同貯一室，名曰：澤古齋，著有《古
甎録》，足補歐趙之闕。近延武原黄椒升、張質明兩君同輯《金石萃編補遺》、《金石萃編校勘
記》、《續金石萃編》。”李遇孫《金石學録》，《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１７册，第 １２４２０頁。
续　 表
序號 作者書名及卷數 存佚情況 内容類别 刊刻時代 出　 　 處
１２ 許槤《金石補編目録》一卷① 佚 存目 不詳 王國維
《傳書堂藏書志》
１３ 黄錫蕃《金石補編目録》不分卷 存 存目 不詳 顧廣圻《顧千里集》
１４ 程慶餘《校補王氏萃編》、《金石續編》 佚 補遺 不詳 王謇
《再補金石學録》
１５ 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録》十八卷 存 補遺 同治十二年 該書汪鋆《自序》
１６
魏錫曾《續語堂碑録》不分卷，《續語堂題跋》一卷 存 補遺 光緒七年 譚獻
《亡友傳》
１７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 存 補遺 光緒八年 該書陸增祥《自序》
１８ 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 存 校訂 光緒十一年 該書羅振玉《自序》
１９ 沈巍皆《續金石萃編》 佚 補遺 不詳 《金石學録補》
２０ 潘志萬《金石補編》不分卷 存 補遺 未刊
，
光緒十四年 該書潘志萬《自序》
２１ 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二卷 存 補遺 光緒十五年
《關中金石文字逸考序》
２２ 陸心源《金石萃編續》二百卷 佚 補遺 未刊 繆荃孫
《陸公神道碑銘》
２３ 王仁俊《金石萃編三編》二十四卷 存 補遺 民國二年 《再補金石學録》
２４ 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六十四卷 存 補遺 民國十四年 章鈺
《八瓊室金石補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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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關許槤相關資料見拙作《許槤生平學術與清中葉“説文學”之展開》，《社會科學論壇》（２０１８
年第 １期）。
续　 表
序號 作者書名及卷數 存佚情況 内容類别 刊刻時代 出　 　 處
２５ 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十卷① 存 補遺 民國二十二年 該書劉承幹《跋》
２６ 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四卷 存 校訂 民國二十五年 該書羅爾綱《自序》
　 　 上表所收《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主要按著作的時間排序，除此之外還有
徐渭仁、夏世堂、沈巍皆、程慶餘、邱于蕃、朱元吕、葉昌熾、繆荃孫、賀葆真
諸人亦欲續補《金石萃編》，惜皆未成書，摘録如下：
李遇孫《金石學録》：“徐渭仁通金石之學，搜采漢唐諸刻，補王氏《萃
編》所缺者若干卷。”②李遇孫《金石學録》：“夏世堂，建安諸生，幼隨父宦於
上海，嘗集漢唐石刻，補王氏《萃編》之闕。”③陸心源《金石學録補》：“沈巍
皆，字舜卿，安徽六安州人。進士，官御史，集金石二千餘通，續王氏之書，
名曰《續金石萃編》。”陸心源《金石學録補》：“程慶餘，字心齋，烏程人。究
心六書金石之學，而文筆艱滯。坐是久困童子試不得售。嘗欲爲《續金石
萃編》，未成，同治元年死於難。”④松丸道雄《新編金石學録》：“邱于蕃，字
崧生，江蘇山陽人。好金石文，寓淮上時，訪兩宋磚極多，又藏碑拓甚富。
偕蔣伯斧欲續《金石萃編》，積稿數尺，未成而卒。”⑤宋慈抱《兩浙著述考》：
“《金石萃編補輯》，海寧朱元吕撰。此書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蓋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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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承幹（１８８１—１９６３），字貞一，號翰怡、求恕居土，浙江烏程人。著名藏書家，刻印《嘉業堂叢
書》、《吳興叢書》、《求恕齋叢書》等。劉氏《希古樓金石萃編》在各家續書中，最爲晚出。劉氏
《希古樓金石萃編跋》：“余先後搜獲拓本頗多，懼久而散失，因收輯萃爲一編。凡已見前任磚輯
者，悉屏勿録。石文則以晉宋爲斷，共得十卷。”劉氏續作僅爲十卷，“余此編僅得諸家十分之
一，誠不免輕塵足岳之誚”。但此書搜羅之漢魏石經及晉石刻確爲諸家不得見。見《石刻史料
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９４５頁。
李遇孫《金石學録》，《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１７册，第 １２４１４—１２４１７頁。
李遇孫《金石學録》，《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１７册，第 １２４１４—１２４１７頁。
陸心源《金石學録補》，《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９０１ 册，第 ３６１、
３６６頁。
松丸道雄《新編金石學録》，東京：汲古書院 １９７６年版，第 ６１—６２頁。
王蘭泉司寇而作也。其書當未完成，今未見。”①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二月十八日得張叔鵬
書，欲再續《金石萃編》，徵書徵拓本。蔚庭雖逝，有藝風在，更有補佞者，似
别尋門徑之爲得也。”②
繆荃孫嘗撰《續萃編》，惜其未成。顧燮光《夢碧簃石言》卷六有“《金
石萃編》係不全本”條，云：“吳興張君石銘曩有聘繆藝風年丈纂《續萃編》
之議，（繆年伯云：“滬上《金石續編》之説，南潯張君初意以二萬元購荃之舊
拓本，再延荃辦書，署張名。荃不願，以爲少年即有此志，搜石刻外金石書
至二百餘種，鈔稿居多。現張君既願辦此事，須兩人同署名，鈔校之友人，
刊刻之費，張君任之，拓本亦不需價。現因清史館去留未定。又張君書目
亦未完，權且擱下。德甫之書，實亦不可磨滅，所以名《續萃編》，陸、方、嚴、
黄則並之。瞿木夫、陸星農兩大家所著均不傳，所以有立腳處。而各家跋
語須抉擇。即收碑如某造象一條，無年月無官銜者亦宜去，向以爲唐前造
象不如宋人題名也。又擬添入元代。擬二百卷書，恐不止此。”）旋以考訂
《禊帖》中止。藝風年丈藏碑拓至萬三千種，八倍述庵，如克成書，詎非快
事？”③繆荃孫《答鄭叔問書》自云：“所藏各碑，自周迄元，共一萬有八百餘
種，成《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前刻文集碑跋得一卷，録全文者擬爲
《藝風堂金石萃編》。”④
賀葆真《收愚齋日記》（民國六年，１９１７）：“七月十五日，余嘗謂清中葉
以來，出土金石至爲繁多，若取而録之，以補《金石萃編》，其富當不下王氏
書，伯玶不謂然。余謂《金石萃編》所載瓦當、經鑎、像記，殊不足資考證，徒
充篇幅。余續此書，擬不取此三者。不取此三者，亦能與原書相等或超過
之，豈非大觀乎？”⑤
上述金石學者都能注意到《金石萃編》存在著收録石刻不全、或著録有
誤、或文字錯訛的問題，“故金石家對其書乃有校補之作”（羅爾綱《金石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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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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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抱《兩浙著述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２３３ 頁。按，朱元吕，號漁璜，癖好
金石，有《金石跋文》、《聞喜過齋詩文集》等著作，又有抄本陳鳣《爾雅舊注》三卷，見王欣夫《蛾
術軒篋存善本書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４２２頁。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１４年版。
顧燮光撰，王其禕校點《夢碧簃石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８０頁。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詩文卷），南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 册，
第 ４４１頁。
賀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賀葆真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４１３頁。
編校補自序》），但許多著作未能流傳。考察《金石萃編》成書以來的續補情
況，對清代金石學的研究是大有幫助的。
二、《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之優劣評判
《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二十餘部，或補其目録，或校其文本，或增録跋
文，除去存目類與校訂類的幾部著作，補遺類各家皆有其特色與局限。這
些著作都能看到《金石萃編》的不足，《金石萃編》雖有紕漏，其在清代金石
學史上的地位卻是難以取代的。
續補補遺類著作，有十部是比較突出的，這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時
段①：一是道光朝，有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１８２８）、陸耀遹《金石續編》
（１８３６）、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１８４２）、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録》
（１８４２）、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１８４３）、王言《金石萃編補略》
（１８５０）等六部著作。
《金石萃編補正》是現存最早續補《金石萃編》的著作，其續補石刻雖僅
爲五十種，元刻就有十八種之多，突破了《金石萃編》收録石刻以“金”爲止
的限制，但收石較少是其不足。
陸耀遹《金石續編》、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吳榮光《筠清館金
石録》三家之書，僅有陸書全帙刊刻，著録碑刻四百二十八種，其他二家雖
云積累數年，收藏兩三千通拓本，卻未及刊行。正如陸增祥《金石續編》所
言：“吳氏搜羅最富，《萃編》外，多至二千六百餘通，後人不能守其書，道州
何氏（紹基）得之矣。瞿氏考核最精，跋語多至千數百餘言，原書已付劫
灰。”②吳氏搜集拓本最富，瞿氏考證最精，二家僅殘本傳世，實爲憾事。
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主要收録石刻文字，幾乎不録金文，
以唐、宋碑文居多，體例仿王氏《金石萃編》，糾正了大量《金石萃編》之闕
誤，考訂亦甚精詳。王言《金石萃編補略》著録碑文四十一種，上起漢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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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同治朝一部，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録》著録碑文 ２０２ 通，亦收元刻，
是書詳於碑文考證而疏於文字校勘。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札記》，《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８册，第 ６１３３頁。
迄於唐，“只收録漢唐碑刻，是要嚴分碑與帖、尊重漢唐碑刻”①。《自序》亦
云：“非敢外《萃編》之例而有所不屑也。蓋唐以後碑版雜以字帖，取捨難
分，種類又多，補不勝補。”②唐後碑刻混雜諸多字帖，殊難區分，故而不録。
二是光緒朝，主要有潘志萬《金石補編》（１８８０）、魏錫曾《績語堂碑録》
（１８８１）、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１８８２）、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１８９５）
等四部著作。
潘志萬《金石補編》僅有稿本傳世，著録碑文 １９５ 種，所録碑文多用原
拓，如以北宋本校《夏承碑》、《郭有道碑》等，文字校勘亦精審。魏錫曾《績
語堂碑録》收録金石四百餘通，摹寫皆依原文，或篆、或隸，保存了石刻原
貌，僅有稿本傳世，字跡多漫漶不清。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集中收録關
中地區的金石碑刻，著録碑刻始於漢終於唐，亦非完帙。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與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共著録碑
刻六千餘種，收録宏富，校勘精審，爲諸家之最。二者優點均爲重視造象、
題刻等民俗史料的搜集，且網羅清代所有重要金石著作。
各家續補著作，就其與《金石萃編》關係而言，可分三類：
１． 爲接續《金石萃編》，補《金石萃編》收録之不足。此類著作居多。
各家序跋大都明言，王昶《金石萃編》成書於晚年，又成於衆手，不免疏誤，
而各家搜集金石拓本由八九百至數千種，遵王氏體例，按年編次，照録原
文，以補《金石萃編》收録之不足。各家或補《金石萃編》漏采或不全之碑
刻，如王言《金石萃編補略》卷二《蒼公墓記》：“《蒼頡廟碑》有碑陰，有兩
側，采入《萃編》卷十。墓碑則未之見也。此碑書延熹四年，在立廟碑之前
一年，何王氏見彼不見此也？同此一石也，同此一時也，同在一鄉也。一顯
一晦，不同若是，余因亟録之，以補王氏之略。”③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卷一二五《慈恩寺塔題刻》：“《慈恩塔金人題名》，《萃編》失載。”④卷九五
《澹山巖》：“《萃編》卷一百三十載淡山巖題名六十段，卷一百三十五載淡
山巖詩詞刻二十四段。内張子諒、徐大方兩刻在朝陽巖，誤作淡山。又卷
一百三十載朱昂等送陳瞻赴任詩，亦在淡巖，共八十三段。兹復搜得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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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英《阮元與王言的金石研究》，《古典文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７ 輯下
卷，第 ３０２頁。
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５５３頁。
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５５８頁。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８册，第 ６０２６頁。
二段，加以補正卅二段，凡九十四段。此外未得見者尚有李建中詩、王顧奉
御書頌、鄒浩詩、程芾等殘題名、王佐題名、覺皇臺三字六段，是淡巖宋刻，
共一百五十一段焉。”①或補《金石萃編》書成後新出土之碑刻，如王言《金
石萃編補略》卷一《唐故處士張君墓志銘》：“此碑無書撰人姓名，字頗渾樸。
不見采於王氏《萃編》，碑石完好，想近日出土，蘭泉先生未之見也。”②陸耀
遹《金石續編》卷一《右扶風丞李君通閣道記》：“自來金石家皆未著録，嘉
慶中，安康縣知縣諸城王君森文叟剔得之，搨以寄示。”③陸繼煇《八瓊室金
石補正續編》卷二五《登州司馬王慶墓志銘》：“此志《山左金石志》未載，孫
氏《寰宇訪碑録》亦無之。惟吳荷屋《筠清館金石記》、瞿木夫《古泉山館金
石文編》始得收入。蓋道光年間甫見於世耳。”④以上三石之發現皆在《金
石萃編》成書之後。
續補著作中仿王氏體例的有：陸耀遹《金石續編》，嚴可均、孫星衍《平
津館金石萃編》，王言《金石萃編補略》，陸心源《金石萃編續》，陸增祥《八
瓊室金石補正》及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等。以上諸書集目録、存
文、釋文與集釋於一編，或專注文字校勘，或重視史實考證，各有側重。
２． 爲校勘《金石萃編》而作。《金石萃編》著録一千五百餘通碑刻，編
纂過程難免疏失，或所據拓本並非精拓，字跡漫漶或缺失，如羅爾綱《金石
萃編校補》卷一《温彦博碑》：“碑文前王昶注云：‘首闕，泐三行。當是撰書
篆額人銜名。’敦案：‘首闕，泐半行。當是撰書篆額人銜名，僅存‘中書侍
郎’四字。”⑤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五《王覯等題名》：“《萃編》載
此，缺‘單惠連文縝澈君’七字，並未橅寫篆體，仍全録之。”嚴可均、孫星衍
《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五《蘭陵長公主碑》：“是碑王氏《萃編》入録，缺誤凡
二百廿七字。余得善拓本，多識一百十六字，故復載全文其諸家跋語王氏
已録，不贅。”⑥或所録碑刻後人重拓，可糾正其誤讀，如瞿中溶《古泉山館金
石文編》卷三《皇甫湜浯溪詩》：“侍郎《金石萃編》所載闕十五字，又谿渤之
‘渤’誤作‘勒’、積翠之‘翠’誤作‘學’，蓋拓本未精之故。予遊浯溪，親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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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８册，第 ５５２９頁。
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５８１頁。
陸耀遹《金石續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４册，第 ３０１１頁。
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９００册，第 ２２頁。
羅爾鋼《金石萃編校補》，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３頁。
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４册，第 ２６７３頁。
搨工椎打，所謂闕泐者一一皆可辨識，乃爲補之。”①或訂正《金石萃編》之
誤釋，如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卷一《邑子五十人等造像記》：“鳳枝案：此
造像記已見《金石萃編》，題爲《王妙暉造像記》，惟字多舛誤，今爲校録於
此。又案：東魏武定八年《太公廟碑》云：‘慶傳曾 ’，《金石萃編》謂‘ ’
即‘胄’字。北魏造像記多有‘邑 ’之名，此碑又加言旁，作‘ ’，其時俗
畫，固無定格也。”②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五《夏日遊石淙詩》：
“《萃編》云‘直上’，《全唐詩》作‘直坐’，以石本審之，碑不作‘直上’也。”③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一《唐王仁皎碑》：“右碑剥蝕過半，以校《金石萃
編》，得失無甚懸殊也……‘乙卯’字《萃編》作‘乙丑’，復以長曆校之，恰是
乙卯，爲之一快。”④或校正行款之異同，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二《唐
裴耀卿碑》：“《萃編》所載校之殊多舛誤，下截雖無可辨，以每格大小考之，
每行應得六十八字，《萃編》作六十六字，誤也……王氏釋‘九’作‘地’，釋
‘吏’作‘更’，遂使文義不屬。”⑤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針對碑文出現的文字
訛、脱、衍、倒以及行款錯誤等情況而展開，各家均有涉及，而以羅振玉、羅
爾綱著作最爲集中。其他著作雖有涉及，但校勘數量都很有限（因各家著
作以收王昶《金石萃編》以外著作爲主，偶有涉及也只針對原拓字跡不清或
缺失而展開）。
３． 爲訂補《金石萃編》之考證而作。《金石萃編》所録王昶按語，在當
時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考證或不詳原委，故後人續補，有所辨證，匡其所
不逮。
《金石萃編》之考證或不詳原委，令人費解，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
正》卷四《禹陵窆石殘字》指出：“《萃編》以爲永康元年，列延熹之後，未知
所據。”⑥或失考史實，如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卷三《修浯溪記》：
“《金石萃編》謂兩《唐書》皆無傳，蓋偶未深考耳。”⑦或誤釋碑文，如陸增祥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五《孝明皇后碑》：“文明元年改咸陽園寢曰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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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３册，第 １６７３頁。
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２册，第 １５０９頁。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７册，第 ４７２３頁。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４９４頁。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５０２頁。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６册，第 ４０６３頁。
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３册，第 １６７３頁。
陵，天授元年曰順陵，長壽二年曰望鳳臺。《新書·武后紀》所不載。《宏簡
録》所載順陵之名，與碑相符。而以順義爲明義，且係於永昌元年，誤也。
《萃編》以爲《新書》，非是。望鳳臺亦不載。”①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九二《林華詞》：“自淦入桂，蓋赴廣西也。王氏以爲荆湖南路之桂陽，殆
非。”②《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五《徂來山大般若經摩崖》：“按佛號摩崖在此
東面。王氏《萃編》謂‘文殊師利云云之東面有彌勒佛’等六行，佛字右一豎
直下至二尺許。蓋王氏未獲全拓本，故誤以文殊師利一段當《大般若經》
也。”③此則記載主要説明，王氏未睹全拓本，故而誤將文殊師利一段當成
《大般若經》。三類關係中以前兩種居多，由於其他續補著作大都不收《金
石萃編》已收碑刻，故而對於史實考證的著墨不多。
三、《金石萃編》續補著作的貢獻及意義
《金石萃編》續補著作與《金石萃編》共同構建了清代金石學的一個傳
統，影響深遠。續補著作注意到《金石萃編》收碑或考釋不够完備，遂作校
訂、補正等工作，後出轉精。雖然《金石萃編》存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
但是續補諸書，是在承認《金石萃編》的成就，並在其所奠定的金石學基礎
之上展開的。
在《金石萃編》的影響下，出現了諸多續補著作，這些著作在清代金石
學史上亦佔有重要的地位，它們既延續《金石萃編》開創的金石學著録體
例，又拓寬了金石學研究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進步。一方面，各續補著
作所補金石材料達萬餘種，而各有側重：或專補一地，如毛鳳枝《金石萃編
補遺》專補關中石刻；或專補一時，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專補元刻；或
專爲校勘，如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校勘文字訛誤；或專補碑目，如黄本
驥《金石萃編補目》補輯目録兩千七百餘種；或全面補正，如陸增祥《八瓊室
金石補正》收録三千五百餘種碑刻，全面補輯並有按語若干。各家續補著
作側重不同，各有所長，上述著作的出現都大大擴展了金石學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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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７册，第 ４７３６頁。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８册，第 ５４９７頁。
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４册，第 ２４８１頁。
首先，續補著作擴展了金石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王昶及其之前
的金石學者往往關注大宗石刻，如碑碣、刻石、墓誌、摩崖、塔銘、造像、經幢
等等①，而大量續補著作關注範圍更爲廣泛，對磚文、瓦當、井欄、橋柱、柱
礎、神位、食堂、石人、石獅、石爐、石盆等金石附庸材料更爲留心，如陸增祥
《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録了晉代磚文 １０６ 種，爲當時之最，對其後著作如陸
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釋》、羅振玉《楚州城磚録》産生了一定影響。陸繼煇
《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大量收録集群性造像記及題刻近千種，如卷三《龍
門山造像記》四十四段、卷七《龍門山造像記》八十四段、卷一二《玉函山造
像》二十六種、卷一五《宣霧山經刻及造像記》二百卅一種、卷一八《王奇叔
等題記》九十六段、卷四二《石牛洞題刻》五十六段等等。劉承幹《希古樓金
石萃編》卷一至卷五收金 ３１７件，大大增補了《金石萃編》收“金”的範圍，這
是清中期以後金石學範圍擴展的反映。
金石學者在擴展研究對象的同時，也拓寬了所收碑刻的時代範圍。如
王昶《金石萃編》僅以趙宋爲斷，未免過於傳統。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
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録》、潘志萬《金石補編》等收録元刻，與此同時，續
補著作對域外的收録也大大增强，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録朝鮮十四
則、越南一則、日本一則等。劉喜海還專門編有《海東金石苑》，特别關注朝
鮮半島上的漢文石刻，這一點也值得注意，葉昌熾《語石》專列域外石刻，可
見此種風氣自盛清一直延續到晚清。
其次，續補著作對金石分類的時段有了更爲具體的探討。《金石萃編》
分類時段較粗：分周、夏（殷）、秦、漢、魏、晉、梁、北魏、東魏、北齊、北周、
隋、唐、五代、宋、遼、金等 １７個時段（不包括域外），續補著作則分類更加具
體，如潘志萬《金石補編》分周、秦、漢、魏、吳、晉、劉宋、齊、梁、陳、北魏、東
魏、北齊、北周、六朝、隋、唐、後唐、後蜀、南漢、吳越、宋、元等 ２３ 個時段。
黄本驥《金石萃編補目》分夏、秦、漢、三國漢、吳、十六國前秦、南朝宋、齊、
梁、北朝魏、魏、東魏、西魏、齊、周、隋、唐、五代梁、唐、晉、漢、周、十國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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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按朱劍心《金石學》分類，朱氏將石刻按照形制分十一類：刻石、碑碣、墓誌、塔銘、浮圖、經幢、
造像、石闕、摩崖、買地莉、雜類（其中包括題刻於井欄、橋柱、柱礎、神位、食堂、石人、石獅、石爐、
石盆等物上的文字）。然後將文體分爲二十六種：儒家六經、佛經、道經、封禪、詛盟、詔敕、符
牒、投龍、典章、譜系、界至、醫方、書目、題名、詩文、書劄、字書、格言、吉語、題榜、楹聯、符録、璽
押、圖像（包括畫像、地圖、禮圖三種），見朱劍心《金石學》，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漢、吳越、閩、宋、遼、金、西夏、劉豫齊等三十一個時段（不包括域外）。陸增
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分東周、秦、漢、蜀漢、魏、吳、晉、前秦、後秦、宋、梁、
陳、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閩、南漢、後漢、
後周、吳越、吳、楚、蜀、後蜀、南唐、宋、遼、西夏、金、僞齊等三十七個時段
（不包括域外）。上述續補著作對金石的時段分類更加具體，對一些時間較
短的朝代亦有關注。
另一方面，續補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周密。第一，金石學家對第一
手資料更加重視，如更注重親自搜訪原石、原拓本以及新出土材料。如嚴
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六《千佛山失名造象記》：“千佛山造象
題名，余拓得十一種，其九種皆開皇年刻……余未拓得尚有《開皇元年題
名》及《十三年宋僧海妻張公主造象》、《楊文蓋造象》，皆在千佛山，亦未拓
得。”①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卷一《代州都督許絡仁妻宋氏墓誌》：
“右墓誌前人未見著録，恐係近時出土者。”②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五四《麓山寺碑並陰》：“《萃編》七十八未見碑陰，故不録入。同治戊辰
（１８６８），重葺嶽麓書院，因屬督工士紳，毁其垣，洗濯而搨之。搨工無善手，
不甚精刻，取五六本交相勘訂，並參以吳氏所載，録之如右。”③金石學家在
拓本的尋訪上都作出了巨大努力，或親自探訪、或囑拓工椎拓、或由好友寄
示，凡此種種，都説明他們對一手材料的重視，瞿中溶在《潛研堂金石文字
目録跋》中回顧了追隨錢大昕探訪石刻的經歷：“外舅少詹錢先生，博采金
石文字，以考正經史之學，多歐、趙前賢所未逮。中溶隨侍甥館十三四年，
親蒙先生指授，閒嘗撰杖從遊，所過山厓水畔，黌宫梵宇，得一斷碑殘刻，必
剔蘚拂塵，摩挲審讀而後去。其好殆至老而益篤云。”④
第二，廣備拓本對碑文進行詳細校勘。各續補著作在廣泛搜羅拓本的
基礎上，對碑文進行校勘。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九《太尉李光
弼碑》：“《萃編》闕訛甚多，恐出門人之手。據拓本及李氏所校勘者，補正如
右。此本非舊拓，在王氏所見後已數十年，而其所闕之處清晰者多，何也？
‘遵直’《世系表》作‘遵宜’，‘遵沂’《表》作‘遵行’，‘光彦’《表》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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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３册，第 １６４０頁。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７册，第 ４８６９頁。
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６册，第 ２０１頁。
顔’，碑當不誤，表之誤也。”①《金石萃編》所録《太尉李光弼碑》錯誤甚多，
陸增祥據拓本校勘，補正《金石萃編》多處，所校大都不誤。又如方履籛《金
石萃編補正》卷二《錢忠懿王神道碑》：“右錢椒墓碑，計當在洛陽，今無拓
者，未知原石尚存否？青園得其裝本一册，約有一千六七百字，然僅有其半
爾，文甚瑰麗。王著行書深得晉人遺矩。余驚喜録之，不敢以其宋殘碑而
忽之也……竹汀先生博極群書，獨未見此碑，故未引證及之耳。”②《錢忠懿
王神道碑》向無拓本，方履籛得劉青園裝本録之，以補《金石萃編》之不足。
第三，將金石與傳世文獻相結合，考辨碑文史實。如陸增祥《八瓊室金
石補正》卷五四《王容等題名》：“曩在京師得此搨本，不審石在何所。今始
知爲北海碑側，並悉前所蓄者，乃乾隆年搨本也。案《通志》‘王容，字南强，
湘鄉人，淳熙十四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禮部侍郎。’陳邕，字和父，長沙人，
官桂林郡文學，除秘書省正字，《職官志》又云甯宗朝知岳州，亦見於《廣西
通志》。”③陸增祥曾得此拓本，但不知石位於何處，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
文編》卷四《王□□等麓山寺碑陰題名》：“右題名正數六行，在李北海碑陰
第三截左下，似是宋刻。”④瞿氏云此碑在嶽麓山寺，然並未詳考碑文，陸增
祥結合《通志》等文獻記載又考訂王容、陳邕二人字號及官職等基本情況。
第四，金石學史料價值的擴展。王昶及之前的金石學者於金石材料往
往善於利用金石與文獻互證的方法考察史實，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録》乃知
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⑤將金石文字與史書相
結合考察史實是金石學家常用的方法。續補《金石萃編》的著作擴展了金
石材料的史料價值，不但將之用於考察基本史實，亦在姓氏、地理、職官等
細節考訂方面發揮了金石材料的重要價值。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
二《法海院新修石塔記》：“其中施主姓字有數奇姓，如歧氏、怨氏，皆未曾
見。若干氏當即北朝若干惠之裔，宋時尚有此姓，大可爲證據也。”⑥碑中著
録諸多奇怪姓氏，如“若干氏”，此姓爲北朝遺留，宋時仍有其姓。汪鋆《十
·５２２·《金石萃編》續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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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７册，第 ４９５５頁。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５０６頁。
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録《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７册，第 ４８７１頁。
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 ２輯第 ３册，第 １７１０頁。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１２册，第 ９１９１頁。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 １輯第 ５册，第 ３５０９頁。
二硯齋金石過眼録》卷八隋《董美人墓志銘》：“美人董氏汴州恤宜縣人也。
按汴州即今之河南開封也。《隋書·地理志》河南郡無汴州，係於滎陽郡
下，係開封所謂汴州恤宜縣，《隋書》無其地。”①汴州爲開封，然《隋書·地
理志》河南郡下並無汴州，而是附著在滎陽郡下，《隋書》不載恤宜縣，是其
失也。王言《金石萃編補略》卷二《唐故龍花寺内外臨壇大德韋和尚墓誌
銘》：“碑云‘左僕射’，史云‘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封郇國公’，史詳碑略。碑
之結銜不能不略也。左右異者蓋生時則爲右僕射，因妻笞婢事爲御史所
劾，遷爲蒲州刺史，死後天寶初乃追贈左僕射耳。”②王言結合《新唐書·宰
相世系表》考察墓主職官，碑作“左僕射”，史書作“右僕射”，大概因爲其曾
被彈劾，貶爲蒲州刺史，死後追封“左僕射”。
總之，《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作出了巨大貢獻。一方
面，這些著作大大擴展了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並且對金石分類的時段有了
更爲具體的探討；另一方面，續補著作還充分利用了金石與文獻互證的方
法，全面而詳細地校勘了《金石萃編》的文字，成爲後人研究古代金石文獻
的重要參考。
（作者單位：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韓國首爾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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